
  
 
 
 
 
  

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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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
輝
岳  

玻
璃
珠
滾
到
床
下
，
我
匍
匐
著
身
子
爬
進
去
找
尋
，
拉
扯
的
蜘
蛛
網
，
黏
得
我
一
臉
都
是
，
玻
璃
珠

沒
找
著
，
卻
在
角
落
發
現
一
個
橢
圓
的
石
頭
。
它
，
不
很
大
，
我
的
兩
掌
剛
好
可
以
握
住
，
我
拿
著
它
到

客
廳
玩
，
母
親
看
見
了
，
問
我
石
頭
打
哪
兒
撿
來
的
。 

 

我
說
：
「
床
鋪
底
下
啊
！
」 

 

「
唉
呀
！
這
是
你
的
膽
石
哪
！
怎
麼
可
以
拿
出
來
玩
？
」 

 

聽
到
母
親
責
備
的
口
氣
，
我
趕
緊
抱
它
回
房
，
讓
它
回
到
床
下
的
家
。
它
，
只
不
過
是
一
個
普
通
的

卵
石
，
灰
褐
的
外
表
，
布
滿
細
細
的
坑
洞
，
長
得
並
不
怎
麼
好
看
，
它
是
我
的
膽
石
？
我
的
膽
子
有
這
麼

大
嗎
？ 

 

直
到
有
一
天
，
我
看
見
叔
母
替
剛
出
生
不
久
的
小
弟
弟
洗
澡
，
才
知
道
石
頭
怎
麼
變
成
膽
石
的
。
那

天
，
陽
光
出
奇
的
暖
和
，
叔
母
把
溫
水
倒
入
一
個
大
盆
裡
，
抱
起
小
弟
弟
坐
在
盆
邊
，
先
試
一
試
水
溫
，

沾
一
沾
水
，
再
拍
一
拍
小
弟
弟
的
胸
，
拍
一
拍
小
弟
弟
的
背
，
輕
輕
搓
洗
他
的
小
身
子
，
小
弟
弟
乖
乖
的

浸
在
盆
裡
，
好
像
很
舒
適
的
樣
子
。
叔
母
一
邊
洗
一
邊
念
著
什
麼
，
洗
了
一
會
，
只
見
她
一
手
拿
起
盆
底

的
石
頭
，
打
小
弟
弟
的
胸
前
滾
過-

-

其
實
只
是
做
個
樣
子
，
根
本
沒
碰
著
身
體
。
叔
母
把
小
弟
弟
抱
回
床

上
，
擦
乾
他
的
身
子
，
順
手
將
盆
裡
撈
起
的
石
頭
往
床
下
滾
去
，
叔
母
說
那
就
是
小
弟
弟
的
膽
石
，
他
不

會
再
那
麼
膽
小
了
。 

 

以
後
，
到
同
伴
家
玩
，
我
都
要
求
看
看
他
們
的
床
下
。
在
手
電
筒
的
照
射
下
，
膽
石
一
一
現
形
，
每

家
的
床
下
都
有
哩
！
阿
海
的
母
親
生
了
七
八
個
小
孩
，
他
家
的
床
下
布
滿
大
小
不
一
的
膽
石
，
我
問
阿
海

哪
個
是
他
的
，
他
也
分
不
清
。
我
們
幾
個
玩
伴
中
，
要
算
阿
貴
的
膽
石
最
大
，
好
像
一
個
柚
子
，
可
是
，

每
次
碰
到
旺
伯
母
的
鵝
群
，
跑
得
最
快
的
都
是
他
；
阿
坤
的
膽
石
小
得
像
雞
蛋
，
但
是
他
敢
偷
挖
順
叔
的

番
薯
，
還
敢
偷
摘
杏
叔
母
的
橘
子
。 

 

長
大
一
些
，
我
終
於
明
白
膽
石
的
大
小
，
跟
膽
量
沒
什
麼
關
係
。
膽
石
，
代
表
了
母
親
的
愛
心
，
尤

其
剛
出
生
的
嬰
兒
，
小
小
的
聲
響
，
都
會
帶
來
驚
嚇
，
鄉
間
的
母
親
們
天
真
的
到
河
邊
找
來
石
頭
「
做

膽
」，
以
為
這
樣
可
以
增
加
孩
子
的
膽
量
。
想
來
，
這
真
是
「
美
麗
的
迷
信
」
哪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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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芳
萍  

把
換
洗
的
衣
物
和
必
備
的
用
品
裝
進
旅
行
小
背
包
裡
，
再
從
牛
仔
褲
的
口
袋
掏
出
一
張
公
車
票
，
緊

緊
地
握
在
手
裡
。
我
對
著
鏡
子
戴
上
了
棒
球
帽
，
跟
鏡
中
的
自
己
說
：
「
走
吧
！
出
發
尋
寶
去
囉
！
」 

 

小
背
包
裡
有
一
份
尋
寶
圖
。
因
為
尋
寶
的
路
途
又
長
又
遠
，
所
以
這
份
尋
寶
圖
是
一
張
很
長
很
長
的

紙
條
，
像
底
片
和
圓
筒
衛
生
紙
那
樣
捲
起
來
，
再
用
橡
皮
筋
圈
住
。
打
開
的
時
候
，
只
露
出
三
條
岔
路
的

地
點
，
讓
人
有
不
同
的
選
擇
。 

 

我
站
在
路
口
的
站
牌
下
，
選
擇
了
一
輛
能
載
我
前
進
到
目
的
地
的
公
車
。
遠
遠
的
，
車
子
從
縱
橫
交

錯
的
道
路
開
過
來
了
。 

 

尋
寶
圖
上
畫
的
路
線
也
經
適
了
巧
心
的
安
排
。
有
時
歧
路
分
岔
，
有
時
又
相
互
交
會
，
一
左
轉
進
入

了
黑
暗
的
森
林
，
一
右
彎
又
到
了
明
媚
的
百
花
村
。
這
種
豐
富
多
變
的
尋
寶
過
程
，
是
我
最
喜
歡
的
遊
戲

之
一
。 

 

車
子
沿
路
緩
緩
駛
近
，
我
招
一
招
手
，
跳
上
車
，
在
一
個
靠
窗
的
位
子
坐
下
來
。
陽
光
從
窗
外
伸
進

來
，
金
色
的
大
手
摸
摸
我
的
頭
，
彷
彿
在
說
：
「
很
好
， 

很
勇
敢
！ 

 

我
把
背
包
移
到
胸
前
，
兩
手
抱
住
，
隨
著
車
子
行
走
如
在
紙
上
探
索
的
手
指
，
慢
慢
舒
展
了
記
憶
的

尋
寶
圖
…
…
。 

 

當
車
子
由
市
區
穿
出
擁
擠
的
柏
油
大
道
，
往
郊
外
的
山
路
走
去
時
，
四
周
的
景
物
也
閉
始
釋
放
出
寶

物
的
光
彩
了-

-
-
  

山
路
的
右
側
，
有
一
條
小
徑
通
往
山
下
的
溪
流
。
溪
水
瑩
瑩
剔
透
，
像
水
晶
般
閃
閃
奪
目
，
溪
底
的

鵝
卵
石
又
圓
又
光
滑
，
摸
起
來
像
璧
玉
般
冰
冰
涼
涼
。 

 

山
路
的
左
側
，
是
綿
延
的
鬱
茂
山
林
。
生
長
著
不
同
的
樹
和
各
類
藤
蔓
，
像
一
面
翡
翠
屏
風
，
只
隨

四
季
變
換
著
深
淺
的
綠
。 

 

再
蜿
蜒
而
上
，
出
現
岔
路
。
車
子
一
個
轉
彎
，
行
入
了
山
後
。
這
時
，
視
野
豁
然
開
廣
，
農
家
紅
瓦

矮
籬
在
陽
光
中
閃
爍
著
金
玉
光
輝
。 

 

阿
媽
家
就
在
眼
前
了
！,

 
.
 
  

這
是
我
離
開
童
年
生
長
的
地
方
，
上
台
北
念
書
後
，
第
一
次
自
己
一
個
人
回
來
這
裡
。 

 

 
 



 

悠
閒
的
鄉
村
生
活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 
      

許
蕾
翌  

放
暑
假
的
前
兩
天
，
老
師
就
開
始
指
導
我
們
，
怎
樣
才
能
使
這
個
假
期
過
得
充
實
愉
快
。
譬
如
去
圖

書
館
看
書
啦
、
旅
行
啦
、
游
泳
啦
等
。
由
於
聽
了
這
些
指
導
，
所
以
我
的
暑
假
便
有
趣
多
了
。 

 

為
了
調
劑
一
下
身
心
，
我
到
奶
奶
家
住
了
一
個
多
月
。
奶
奶
家
在
鄉
下
，
空
氣
很
新
鮮
。
房
屋
的

四
周
有
許
多
花
草
樹
木
，
及
許
多
綠
油
油
的
稻
田
，
風
景
很
優
美
。 

 

每
天
天
還
曚
曚
亮
，
我
就
跟
著
奶
奶
爬
起
來
了
。
洗
過
臉
後
，
風
吹
到
臉
上
，
便
感
到
一
陣
清
爽
，

全
身
十
分
舒
暢
。
這
時
，
我
總
是
拿
著
一
本
唐
詩
三
百
首
，
在
庭
院
裡
慢
慢
的
走
著
。
有
時
復
習
舊
詩
，

有
時
又
背
新
的
唐
詩
，
別
有
一
番
情
趣
！ 

 

後
院
那
邊
有
一
大
片
竹
林
，
每
當
起
風
時
，
竹
葉
就
會
發
出
「
沙
沙
」
的
響
聲
。
下
午
風
大
，
我
們

幾
個
小
孩
子
就
在
後
門
那
兒
鋪
張
草
蓆
，
一
面
享
受
清
涼
的
微
風
，
一
邊
聽
那
好
聽
的
沙
沙
聲
，
很
快
就

睡
著
了
。 

 

樹
蔭
下
是
小
孩
子
遊
戲
的
好
地
方
，
我
們
常
在
那
兒
玩
家
家
酒
。
樹
葉
切
切
當
青
菜
，
泥
土
加
水
當

稀
飯
，
大
家
都
吃
得
「
津
津
有
味
」。
有
一
次
，
我
偷
偷
的
在
飯
菜
裡
加
毒
藥
（
蚯
蚓
），
結
果
弟
弟
妹
妹

都
被
我
毒
死
了
（
其
實
是
嚇
死
）
！ 

 

黃
昏
時
，
我
最
喜
歡
騎
車
出
去
兜
風
。
一
邊
騎
，
一
邊
哼
著
輕
快
的
歌
曲
，
徐
徐
涼
風
吹
來
，
真
是

愜
意
極
了
。
馬
路
上
，
兩
旁
都
是
綠
油
油
的
稻
田
，
一
輪
火
紅
的
太
陽
正
在
慢
慢
的
往
下
降
。
這
些
景

物
，
就
好
像
一
幅
美
麗
的
圖
畫
，
簡
單
，
卻
很
賞
心
悅
目
。 

 

吃
完
晚
餐
，
大
家
洗
澡
的
洗
澡
，
寫
字
的
寫
字
。
大
約
七
點
多
時
，
我
們
都
閒
著
在
庭
院
裡
乘
涼
。

小
孩
子
就
幫
大
人
捶
捶
背
，
減
輕
他
們
的
辛
勞
；
大
家
一
起
談
天
說
笑
，
心
裡
很
輕
鬆
。
有
時
，
我
和
妹

妹
卻
癡
癡
的
望
著
天
上
的
星
星
，
聽
奶
奶
講
那
一
千
零
一
遍
的
牛
郎
織
女
。
每
個
晚
上
，
大
家
都
是
這
樣

聚
在
一
起
， 

享
受
溫
暖
的
天
倫
之
樂
！ 

 

一
轉
眼
，
已
經
開
學
了
，
雖
然
我
很
羨
慕
暑
假
那
種
悠
閒
自
在
的
生
活
，
但
是
現
在
我
所
要
做
的
，

就
是
盡
心
修
養
品
德
，
努
力
學
業
，
等
暑
假
再
來
時
，
我
再
去
想
它
吧
！ 

 


